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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我的母亲 

Jwlu 

我有两个妈妈房。大妈妈许氏年近四旬尚未生育，父亲就又娶了我母亲。母亲叫蒋培英，祖籍湖南邵

东黄陂桥乡金星村巨竹组，出身十分贫苦。家中有十个兄弟姊妹，又无田产。我的外祖父母无法养活

这么多的孩子。母亲八岁便被卖给人家当丫头，被人几次转卖后到了武汉，在一个姓崔的官僚家里做

丫头。据母亲说，这崔家也是湖南宁乡人，他们家待人凶狠，常常把母亲打得头上一包包，血与头发

结成一块，十二三岁了头发都无法梳理。有一次洗碗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只金边饭碗，女主人便拿起一

把菜刀说要杀死她，吓得她躲到别人家里几天都不敢露面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后来逃离了虎口，四

处流浪乞讨，另找人家去当丫头，过着随时遭人打骂，被人欺侮的日子。一直到十八岁和我父亲结婚，

才过着人的生活。 

做小是人世间最下一等的生活。老话一句，做小不如做狗。母亲在家凡事都要请示我那个大妈妈自然

没有什么经济权，自已想添置什么都不敢开口。生了儿女，头两个要归大妈妈。对这两个孩子不仅要

带好，更不能打骂，稍有差误便遭到训责。后来母亲说起这些事，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，想起那

中间所受的委屈还连连叹息。尤其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，母亲好不容易与失散多年的娘家联系上了。

娘家穷，兄弟来到妹妹家里自然勉不了穷酸样子，总是被看不起。吃什么菜，住什么房，回去打发点

什么东西，都要请示大妈妈，大妈妈的言语中总是夹着一些难以入耳的风凉话。母亲后来说起这些往

事，总认为自已是个低贱的命，也是个穷命。虽然生活在财主家，手中从来没有几个钱。一年到头就

只有给孩子的一点点压岁钱归她，而她却一分钱都舍不得花。多年积存下来一共也只有几十块银元，

为了得一点利息，她将这些钱投入到一个什么互助会。轮到她进钱那一年，恰巧解放了，解放就分田

废债，她连本带利一分钱也没有。得了这个教训，后来儿女们孝敬她的钱，她都当即花光。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

我大姐姐解放前就在省城读书，参加了共产党，解放后一直在省城里当干部，在土改复查时没有受到

冲击，只是断绝了与家里往来。在那个时期讲的是阶级成份，看的是阶级立场，她和家里人是敌对关

系。二姐姐没读几年书，在女校学的缝纫，解放时和一个成姓青年中农结了婚。成家也是世家。二姐

夫长得高大壮实，是种田好把式。他们家待人宽厚。只是那时娘家几件陪嫁的家具，复查运动时都被

当地农会没收去了，他们家生活上还过得去。大哥哥解放时才十五六岁，不愿意过那种受人限制和乞

讨的生活，跑到省城找着在城里工作的成从修表哥。经他介绍，在一个搬运公司工作。二哥那时不满

十四岁，也帮别人家做零工，混口饭吃。 

其余还有四个小的，主要靠母亲带着讨米度日。数三哥最辛苦，父亲那时关押在石家湾，离家有十几

里路远。年仅十二岁的他负责给父亲送饭。家里哪有饭可送？不论刮风下雨，他每天早晨起来沿途去

讨。几个月时间，靠他讨米养活父亲和自己。 

我最小，不能随他们出去，一个人呆在家里，吃的是他们讨回来的冷饭冷菜，有一顿没一顿。有时一

天只吃得一餐饭。住在隔壁的邻居周谷阿婆有时看见我实在饿得可怜，中午也给一碗饭吃。有一次我

要跟着母亲到几十里路远的亲戚家里去借米。母亲怕我难走那么远的路，便不让去。可我哭着追了一

里多路硬是要跟着去。结果走了几里路就走不动了。母亲只得就背着我走。背我走了一阵后，母亲也

累得不行就发脾气，问跟着去做什么。我哭着说好久没吃一餐饱饭了，只是想跟你去吃一餐饱饭。母

亲望着我叹了口气，硬是咬着牙背着我走走歇歇到了那亲戚家里。进门就说，“他表嫂，我这孩子今

天特地是要跟我来吃一餐饭的。”可是这表嫂却说，“舅母，今天来得不凑巧，中午也只有煮粥的米

了。”说完随即叫她儿媳妇量米下锅。中饭吃的是一半饭，一半米汤粥。吃过饭后，母亲说，“家里

好几天就没米下锅了，想要跟表哥家借几升米。”表嫂听了要借米，连忙走近来说，“舅母你是知道

的，如今地主谁也不敢惹，要是借了米给你们，我们会要受牵连的，再者我家的谷也不多了。量五升

米给舅母，不过你们千万不能跟别人说我家借了米给你们。”表哥在隔壁房里说，“昔日大舅舅待我

家也不错，过去我们家困难的时候总是他接济钱粮，而且在他们家还不知吃过多少酒饭，给几升米怕

么子咯？”背着这几升米，母子俩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，家里还有几个人没有吃中饭，赶忙量半升米

煮一锅粥。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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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穿的衣服就更不用说了，凡是好一点的衣服都被没收了。春上二三月间，我天天穿一件没过膝盖

的破棉袄，一条单裤早已补成夹裤了，连鞋子也没有一双，白天光着脚在地上走，晚上洗了泥巴上铺

睡。母亲几次说要给我做一双鞋子，可是连做鞋子的碎布都没有。 

母亲心灵手巧，不但做得一手好饭菜，而且还会做衣服。过去家里请裁缝师傅做衣服，她在旁边看就

记得怎样裁剪，怎样缝合。讨米的日子实在艰辛，难以为继。她就改变主意试着做衣服，先给家里人

裁剪了几件旧衣服，缝起来一穿蛮合身。她又义务给别人做了几次衣服，穿了都很满意。这些人一宣

传，就有人来请她做衣服了。先是接人家的布在家里做，大家都喜欢她做的衣服，说手工精细，式样

也好。以后就早出晚归上门替人家做。我和小姐姐天黑时总是到半路上去接她。后来，她做衣服每天

能赚回三斤米，一家人用这些米勉强度日。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

母亲从八岁被卖离家以后，直至八十四岁去世，都没有回过一次娘家。多年来总想回去看看故乡，给

早已去世的父母上一次坟，去看一看娘家的那些侄儿侄女。她老是说，解放前一提出想回趟娘家，大

妈妈总是借故说要带孩子做家务。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段时期她是四类份子，阶级敌人，不

能乱走动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她已经年过七十有余，难以长途跋涉，所以一直未遂回娘家的心愿。可喜

的是去世前几年，娘家的侄儿侄女从邵东几次来看望姑妈，并得知娘家的人都经商有道，人财兴旺。 

母亲到了晚年，儿女们的生活都已好转。八个子女，除两个儿子患病去世以外，其他的都生活很好。

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直在长沙城里工作，就是农村里的也都衣食无忧。最使她欣慰的是，孙辈出人

材，当时就已有十几个大学生。家境一步步走向兴旺发达。然而，最为婉惜的是，好日子刚开头，她

老却与世长辞，痛哉! 

 


